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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板荡识忠臣””。。关键关键
时刻才能映射出一个人时刻才能映射出一个人、、一个群体的不一个群体的不
凡风采凡风采——20102010 年的夏天年的夏天，，我参与了抗我参与了抗
洪抢险洪抢险，，和基层的老党员和基层的老党员、、老干部们在老干部们在
坝上奋战了三天三夜坝上奋战了三天三夜。。7272 小时的经历小时的经历
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20102010 年年 77 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突然突然
接到命令接到命令：：河水水位上涨河水水位上涨，，机关干部立机关干部立
即上坝抗洪抢险即上坝抗洪抢险！！赶到坝上的时候赶到坝上的时候，，只只
见河道中洪流滚滚见河道中洪流滚滚，，浊浪翻腾浊浪翻腾，，洪水如洪水如
桀傲不驯的野马桀傲不驯的野马，，咆哮而来咆哮而来！！洪流卷起洪流卷起
的巨大旋涡的巨大旋涡，，发出阵阵虎啸发出阵阵虎啸，，声传数里声传数里，，
令人不寒而栗令人不寒而栗！！而洪水竟然离坝顶只而洪水竟然离坝顶只
有区区的有区区的 3030 公分了公分了！！形势万分危急形势万分危急！！
一旦洪水漫过堤坝一旦洪水漫过堤坝，，坝内的数万亩庄稼坝内的数万亩庄稼
和千户人家和千户人家，，将会瞬间陷入一片汪洋将会瞬间陷入一片汪洋！！

来不及多想来不及多想，，我们立刻跑上坝顶我们立刻跑上坝顶，，
和坝上的乡亲们一道挖土和坝上的乡亲们一道挖土、、装土装土、、背土背土、、
码袋码袋，，开始投入一场空前的战斗开始投入一场空前的战斗！！青壮青壮
年都被防汛指挥部调到大坝险工险段年都被防汛指挥部调到大坝险工险段
抢险去了抢险去了。。这段名为这段名为““榆树岗子榆树岗子””的坝的坝
段由村中段由村中 5050名老党员名老党员、、老干部们防守老干部们防守。。

为确保坝根为确保坝根、、坝炕安全坝炕安全，，土要从离土要从离
坝坝 88 米远的地方去取米远的地方去取。。人人流着热汗人人流着热汗、、
喘着粗气喘着粗气，，脸上写满了焦急和紧张脸上写满了焦急和紧张：：与与

时间赛跑时间赛跑，，与洪水搏斗与洪水搏斗！！背土的陈大爷背土的陈大爷
摔在泥水里摔在泥水里，，硬是挣扎着起来硬是挣扎着起来，，佝偻着佝偻着
腰腰，，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坝上爬艰难地向坝上爬
去去！！几位鬓发苍白的退休老教师不知几位鬓发苍白的退休老教师不知
在泥水中摔过多少次了在泥水中摔过多少次了，，身上溅满湿身上溅满湿
泥泥，，脸因用力而憋涨得通红脸因用力而憋涨得通红，，双手死死双手死死
地拽着湿漉漉的土袋上向坝上挪去地拽着湿漉漉的土袋上向坝上挪去！！
刚到坝上时刚到坝上时，，我还为这些我还为这些““老弱残兵老弱残兵””的的

““战斗力战斗力””而感到担心而感到担心，，没想到在他们的没想到在他们的
身上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身上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下午……下午 33
点钟左右点钟左右，，坝顶长高了坝顶长高了 5050 公分公分，，险情被险情被
排除了排除了。。

晚上晚上，，大坝上漆黑一片大坝上漆黑一片。。刘二爷和刘二爷和
几位老党员忍着暑热几位老党员忍着暑热、、潮湿和叮咬潮湿和叮咬，，仔仔
细检查每一个坝段细检查每一个坝段。。午夜时分午夜时分，，大坝东大坝东
段突然出现段突然出现““管涌管涌””！！又一场抢险战斗又一场抢险战斗
打响了打响了！！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奋战，，

““管涌管涌””终于被制住终于被制住。。
我们还没来得及擦去脸上的汗水我们还没来得及擦去脸上的汗水，，

一场冷雨从天而降一场冷雨从天而降！！疲惫不堪的人们疲惫不堪的人们

冒着瓢泼大雨巡坝冒着瓢泼大雨巡坝。。没有谁命令没有谁命令，，一支一支
长长的巡坝队伍在黑黢黢的坝上慢慢长长的巡坝队伍在黑黢黢的坝上慢慢
地行进着地行进着。。

坝上三日坝上三日，，我时时感受着紧张和感我时时感受着紧张和感
动动：：为了堵漏为了堵漏，，老支书抱来了家里的门老支书抱来了家里的门
板和柜子板和柜子；；几位老党员在坝上抢险几位老党员在坝上抢险，，几几
天几夜没回家天几夜没回家，，白天巡坝时竟然困得一白天巡坝时竟然困得一
头栽到水洼里头栽到水洼里；；抢险过程中抢险过程中，，十里八村十里八村
的党员召之即来的党员召之即来，，没人想到讲条件没人想到讲条件；；坝坝
肩泥泞无法行走肩泥泞无法行走，，一位一位 7070多岁的老党员多岁的老党员
竟然用手捧着土竟然用手捧着土，，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坝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坝
顶爬……坝上顶爬……坝上 7272 小时小时，，我真正懂得了我真正懂得了：：
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真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真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坝上的坝上的 7272小时小时，，我真切感受到我真切感受到————
总有一种力量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信心百倍让我们信心百倍，，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总有一种精神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同舟共济让我们同舟共济，，

勇敢前行勇敢前行！！
总有一种意志总有一种意志，，让我们坚强如钢让我们坚强如钢，，

永不屈服永不屈服！！

你从历史深处你从历史深处，，
逶迤而来逶迤而来。。
你身边破旧的老水车你身边破旧的老水车，，
千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千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你的脊背你的脊背，，
被长长的纤绳烙出道道勒痕被长长的纤绳烙出道道勒痕。。
你的叹息你的叹息，，
道不尽世事沧桑。
你的眼泪，
因儿女瘦骨嶙峋而愈发咸涩。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
你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公元前，你夺泗水入淮，几百年满目疮痍；
公元后，你孕西楚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
合上这部沉重的苦难史，
唯有那六斗泥沙铸就出的坚毅与果敢，
亘古不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黄河故道也迎来了春天：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后世的歌声响彻这中华大地。
西楚赤地青山，黄河碧水，
一条婀娜旖旎的风光带。
你容光焕发，轻歌曼舞，
眼波慈祥，憧憬着未来……

如今，
纵有千河百渠，也要一河一策。
一位河长，一群卫士，
默默守护这横亘在膏腴之地上的龙脉，
以及每一湾柔波。
每条河流都被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
而这条大河，
她叫：母亲河！

我的故乡在一个沿江的江南繁
华小镇上，那江水年年都要涨，淹了
街坊，淹了行走的大道和小路，那里
的人们似乎并不恐怖夏天到来的洪
峰，生活还得照常进行，日子还在执
拗地过着。只是行走艰难了很多，成
年人趟水而过，老人和孩子们坐在菱
角盆里，荡悠悠地出门上岸；那些平
日不起眼的小木船热闹起来，送往迎
来，忙得不亦乐乎。

洪峰上的夏天，当年我们没有感
觉那是灾，是难，认为那是故乡小镇
特有的本色。洪峰来了，孩子们可以
不上学了，因为小学校里的每一间教
室，都被因洪水淹没了家园的人家占
领了，他们拖家带口，课桌当床，一只
只板凳塞进了床下面，还搬来了锅碗
瓢盆，开始津津有味地打点着充斥油
盐酱醋米的生活。

那些天，父亲仍然出摊谋生，做
一些小手艺的活儿赚点钱度日，可是
收入少了，每天只好吃一样菜——西
红柿汤，开始放一只鸡蛋，后来不仅
没有鸡蛋，甚至连一点油花也没有
了。

有一年洪峰来临，我家刚刚在
小学校里抢到一席之地，就听说洪

水退去了。我赶回家里，推门进去一
看，惊呆了。那屋里有十多条大鱼在
蹦蹦跳跳，其中有青鱼、鲤鱼和草鱼，
还有一些小鱼虾像星光一样，点点闪
烁。我刚捉住了几条大鱼，洪水又潺
潺流进了屋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
临近的一个大圩破了口，洪水倒灌而
入，整个小镇才暂时从淹没的江水中
被释放出来。很快，上游的洪水又汹
涌而来，我便抱着几条大鱼逃之夭夭
了。

洪峰上的故乡，是喧闹的。那喧
闹并不只是在洪水之上，也集聚在依
旧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生活里。

临家姐姐就是在困居校园的时候
出嫁的，循着习俗放了爆竹，打了鼓
乐，吹着号子，那出嫁的新娘还穿着
一件大红的衣裳，红得喜气洋洋。

每当太阳落山，许多聚居在学校
的人家便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吃着
晚 饭 ，然 后 开 始 乘 凉 、聊 天 、说 古
…………那些大人小孩累了，困了，便在
教室内外睡熟了。这时夜色很沉，
星象若隐若现，露水像天籁一样潇
潇而下。夜里不再喧闹，甚至太静
了，偶尔有蟋蟀的叫声沉在夜色里，
潜入了人们的梦中。

小时候，我怕夜晚，怕阴天，怕暴雨，怕打雷，
怕冰雹……怕一切从天而降的东西。雨季里，每
一晚我都在末日来临般的惊恐不安中入睡，在飞
来飞去的恶魔和电闪雷鸣中噩梦连连。那夜我
刚刚入睡，一只冰凉的手忽然惶急地拨动我的
头，我触电一样跳起来，见一个黑影跪在炕沿边，
长长的手臂伸过来，另一只手里，一盏煤油灯闪
着豆粒一样的火光。

这是母亲。她惊恐不安，用颤抖的声音叫醒
我们：“快起来，快起来，涨大水了。”“在哪了，在
哪了？”我迷迷糊糊在炕上爬了一圈，终于从梦中
醒转，就着昏黄的灯影，我看见破旧的黄胶鞋像
船一样齐着炕沿漂来漂去，柴棍也在水上游走
——灰黄肮脏的水已经涨上来，几乎爬上炕了。

父亲早已趟着水下了地，母亲擎着煤油灯紧
随父亲身后，哗啦哗啦趟水去了外屋，炕上只剩
下我和弟妹们被淹没在黑暗中，此时才听到咆哮
的雨声、闷吼的雷声、不远处河水的轰鸣声……
我和弟妹们瑟缩在炕上心跳如鼓，茫然不知所
措。

那时候我们住着草房子，为了保暖，房子都
很低矮，每一家都有高高的门槛，每一家的屋地
都比外面低。房门敞开，父亲用铁锹，母亲用水
瓢，两个人挤在门口忙着往外舀水。父亲低声咒
骂着，埋怨这鬼天气。

好在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并没有来敲我的家
门，天亮的时候，雨小了，屋地上的水已被父母舀
干净，只留下细腻淡黄一层淤泥。心中的恐惧随
着光明的到来遁去了，我和弟弟光着脚跑来跑
去，啪叽啪叽踩在稀泥里。父亲母亲也都光着脚
板，用铁锹在房门铲出一个水窝，父亲身上湿淋
淋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母亲的裤腿湿了
半截，脸上，头发上沾满了污泥。

原来，那天夜里的大水竟是从灶坑里漫出来
的——外屋共有两口大锅，两个灶坑就像两眼
泉，水汩汩地从这里流出来。炕洞成了暗河，我
们那天夜里就睡在岌岌可危的青石板与黄泥砌
成的“船”上。

每当汛期来临，我就特别怀念那次
风雨中的战斗经历。虽然时光飞逝了
多年，那汹涌的白塔河水不再那么野
蛮，但风雨中留下的记忆总也抹不去，
像茫茫黑夜中的一盏路灯，激励着自己
去追赶，去实现那神圣的诺言。

那是 1991 年，驻地天长市境内发生
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短短几天时
间，水位陡涨，城内半数街巷成为一片
汪洋。

那晚我下哨刚脱衣躺下，中队长打
着手电叫喊：“一班长，赶快集合部队。”
我估摸着肯定哪儿出事了。很快，中队
二十几号人召集起来。中队长沉稳地
说：“南市区南外街有十九户居民现在
进水，尚有部分人员没有脱离危险，许
多贵重物品来不及搬出，市政府要求我
们武警中队全体官员立即赶赴现场。”

风急天黑，虽已初夏，但夜风一吹，
还是感到冷嗖嗖的。我们穿着单衣跑
步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急行军 20 多
分钟，大家满脸是汗地赶到现场。

“大家注意，把衣服脱了，卷起裤
管，挨家搜索。”队长没等大家喘口气，
就下了命令。随着“哗哗”的水声，他第
一个跳进水里。雨还在一个劲地倾泻，
洪水裹着木板、垃圾无情地撞击着。我
们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每挪一步都要付
出很大的力气，从一个个漆黑的房屋里
抱出电视机，扛出家具，站在高处的人
们流着泪高喊：“武警官兵，亲人啊！”

突然，在一平房里传来微弱的呼救
声，循声望去，好像是个老人。“跟我
来！”队长连忙招呼身边的人，趟着水冲
过去。平房里砖木结构，墙体由于经受

不住洪水冲撞，沙石开始剥落，窗口随
着“哗哗”的流水声，发出“嘶嘶”的断裂
响声。“不好，队长，这房子要倒！”我连
忙提醒。队长愣住了，仔细用电筒照了
照房子，猫腰侧耳听着里面的呼救声。
最后他挥了挥手：“是党员的跟我往里
冲，其余同志拿木头支住栋梁。”他正了
正帽微：“现在是关键时刻，有危险先让
党员上。”说完，带着二班长等三名党
员，快速钻进房内。

小房在风雨中不住地哆嗦着，我们
拼着全力顶住大梁。我知道只要多顶
一分钟，队长他们就会少一份危险。雨
水不住地冲刷着，脸上分不清是苦涩的

汗水还是激动的泪水，十个脚趾像铁一
样死死地钉在石板上，“坚持，坚持！”我
不断地给自己鼓劲。

过了十分钟，中队长和战友们的身
影终于出现在门口。三人搀着一位老
大爷，一步一步挪出了小房。“胜利了！”
大家激动地欢呼起来。

那次抢险，我们一直干到凌晨，抢
出大小物件 300 多件，上级给我们中队
荣记了集体三等功，我也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队长和战友们的行动，就像是一盏
路灯，时时照耀着我前行的道路，激励
着我去奋斗，去实践。

在千里渠江边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
区东北部约 70 公里处，有一个始建于明
末清初古镇——肖溪。

在肖溪，有一条比古镇历史还要早
的巴渝古道。据古道旁的碑文记载，自
肖溪有了水运码头，就有了这条古道，
而这条古道是历史上大巴山区至重庆
的咽喉要道。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水
运码头是大巴山区一个繁华的商贸集
散地，近百里内的山里人将粮食、土特
产和山货肩挑背扛到古镇销售，又从古
镇买回盐、布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古镇
鳞次栉比的客栈、茶馆、酒店、油房、药
铺、铁匠铺、百货店等，为山里人和古镇
人提供了交流、洽谈生意的场所。

依山傍水的古镇，虽然俯视滔滔渠
江，数尽片片白帆，阅尽人间沧桑，但天
有不测风云，它亦经受过渠江洪水的洗
礼。

在居民杨绪中家的墙壁上，清晰地
划着两道鲜红的水位线,下面一道写着：
2004 年 23.38 米，上面一道写着 2007 年 7
月 7 日：24.1 米。最大的也是近 10 年来
最后一次涨洪水，是 2010 年，最高水位
达 25.81 米。在这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中，虽然古镇 400 多户人家的房屋被水
淹上二楼甚至没顶，但却只有一家人的
房屋倒塌,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奇
迹。

奇迹的背后是智慧。老街有一个鲜
为人知的特色，那就是它的特殊形状。
站在小镇背后的山上，俯瞰整个古镇，
它呈一个弧形的半岛，老街中间宽敞，
两端逐渐变窄，古镇上的几百套房屋沿
着这个弧形形成非常罕见的“旱船”式
结构的建筑群,就像是一艘停泊在渠江
边上的巨大船只，随时准备扬帆起航。
可以说，古镇的整个造型，与当地水码
头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受渠江码头文
化的影响，建筑者将 450 米长的老街打
造成了“旱船”式建筑，这在全国的古建
筑中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不由令人想
起乐山犍为罗城古镇的船形街，当地人
称其为“水船”。两地船形街的不同之
处在于，罗城的船形街中段有当街的高
大戏楼、篷帆，街尾有像大船客舱般的
灵官庙，而肖溪的老街只是中间宽、两
端窄，并无“船帆”和“船舱”。

据说，古人之所以将肖溪古镇设计
为 一 个 旱 船 式 的 造 型 ，就 是 希 望“ 水 ”

“舟”之间能和谐相处，考虑到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的“双重性格”，古人还对这
条船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精巧设计。两
排房屋之间，是一条两丈来宽的青石板
铺成的街道，加上街道两边房屋下宽达
四五米的屋檐，整个通道宽达三四丈，
从 北 到 南 ，一 气 贯 通, 相 当 于 巨 大 的 船
舱。但和真正的船舱不同，这个船舱是
既能进水，也能出水，因为整个街道北
高南低，水一旦涌入，很快能从南端流
走 ，不 至 于 滞 留 在 船 舱 中 ，让 船 体 沉
没。同时，这里的每家每户之间,并不是
亲密无间，而是隔着一条一米左右宽的
小巷子，渠江涨水时，洪水就通过这些
小巷子进入街道，然后顺势流走，而不
至于对房屋造成伤害。

为 了 保 障 古 镇 居 民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当 地 政 府 在 紧 邻 古 镇 背 后 的 山 坡
上，新建了肖溪新街。而今古镇上的常
住居民仍有 40 多户 200 余人，不离不弃
与古镇为伴。

近年来，随着对千里渠江的环境治
理和保护，洪魔也慢慢低下头来。当地
政府出台一系举措对古镇实施抢救性保
护，专门成立了肖溪古镇文化旅游产业
园，打造集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生态观
光等于一体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无惧风雨无惧风雨 劈波斩浪劈波斩浪
近期，汛期叠加梅雨季，雨水连绵不

绝，水位持续上涨。各个水运单位正紧张

防汛，或是组成抢险突击队，密切关注雨情

汛情，做好险情研判，加强防洪安全隐患排

查，及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

作。与此同时，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暑假

时间”，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筑牢水上安

全防线也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凝心聚力,

确保打好打赢防

汛减灾硬仗成为

水运人共同的心

愿。

坝 上 小 时
□□ 钱国宏钱国宏

72

路 灯
□□ 殷德标殷德标

涨 水 的 夏 天
□□ 鲍安顺鲍安顺

古 黄 河 幽 思
□□ 宋时方宋时方

灶 坑 里 发 大 水
□□ 卢海娟卢海娟

千里渠江的古旱船
□□ 邱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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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武汉关。

夏季洪峰经过桂林漓江解放桥。 暴雨后，河道水位水暴涨。


